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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东头常家的大门上

面挂着一条白布。这是小镇习
俗，表明家里死了人。小镇人
不多，一般都是各顾各生活，
只有婚丧这两件大事，是镇上
人都参与做的。这一次常家却
没声张，毕竟死了的人，是常
家嫁出去的女儿。俗话说：嫁

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让人
不可思议的是，常家的女儿却
在死之前赶回到小镇来。

江南入梅多雨，半月黄
梅，过了小暑，出梅那日，雨
像是要停了，突然响了一声
雷，雨又继续下了下去。漫天

的阴霾，镇上的人眉头都矗
着两道直线。

常家老大常得保做的是
木器生意，在街上有个铺面，
店面歇了，常得保坐在常家
楼的厅堂里，捧着紫砂壶喝
茶。常得保是一天两包水。白

天皮包水，喝茶；晚上水包
皮，洗澡。

常家的柴房里搁着一口

棺材，家里死了人，有着丧葬
的氛围。出出进进的人，也都
带着肃穆的神情。常家有个帮
佣刘嫂，原是乡下的表亲。她
从楼上领着陶羊子到厅堂来，
常得保的两个儿子也跟在一
旁，大儿子常木兴手里拿着一

块黑布，抢着对常得保说：“阿
爹，羊子又把这个丢掉了。”

常得保看一眼妹妹留下

的独生子。孩子名叫陶鸣谦，
这个名字很难记，别人都叫他

小名陶羊子。陶羊子头上扎
着一条白布，白布在脑后打了
个结，两根长长的布条挂在身
后。他一声不响地看着常得
保，眼光直直的。常得保皱了
一下眉头。这个五岁多的小
外甥，身材显得小了些。

刘嫂当着常得保的面，
把黑布套到陶羊子的袖子
上。可一转身，陶羊子又把那
块黑布扯下来，丢在了椅子
后面的黑暗中。常得保注意
到他的动作，咳嗽了一声。孩
子转脸依然直直地看着他。

院子里有人说着：“来了
来了。”常得保放下茶壶，身
子端坐着，就见门口进来一
个个子矮矮的老人。本来常
得保以为会是妹夫家的人。
妹妹去世第二天，小弟得成
就去江北陶家报丧，常得保

等着陶家来人商议后事。本
乡里的亲戚朋友都没有报
丧，不知家住八里外的舅舅
任五如何来了。
“怎么也没个动静，白事

为大呀。”任五在中间的太师
椅上坐下来，便开口说。

常得保亲自捧上茶来，
嘴里说：“毕竟是外嫁妹子，
让得成去陶家听说法，要不
要送她回去。得成说了就去
就回，算着今天该回来了。”

任五说：“你说的倒对，
只是要将她送到江北，需要

多少日子？还是要做出殡的
打算。”

常得保应了一声：“是。
妹子也是，嫁后多少年都没
回来过，这次倒像是赶着回
来……送终呢。”

陶家的这门亲，本来就
是任五做的媒。他出官差到
江北，熟悉了陶家男人。陶云

裁也是一个官，妻子死了两
年。经人一谈一说，就结了
亲。任五前两天听人说外甥
女回来了，想着来看一下，没
想她已去世。

任五说着看到旁边站着
的陶羊子：“这是陶家的孩

子吧？”
常得保就叫陶羊子过去

给舅公公叩头。陶羊子过去
跪倒，还没待他趴下去，任五
便把他抱着了。任五就摸口
袋，拿出两个银元放在陶羊
子的手里，新新的，上面印着

孙中山的像。常得保代陶羊
子收了，让他再叩头谢过。正
说着，得成从外面进来了。

得成这一次去江北，并

没有看到陶家姐夫。陶家前
妻生的儿子听到继母死讯，一
副很不在意的样子。“是她执
意要回娘家的……父亲也不
知在哪儿了。听说在外面又
找了女人……死人就不要送

回来了。至于她的儿子呢，姓着
陶，陶家不会不容他的。如果想
把他送回来，就送回来。陶家不
可能养不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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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榜的那天夜里，金葵

发起了无名高烧，粗重的呼
吸像呻吟一样痛苦。高纯背
金葵去了附近的医院，打针
化验折腾了整整一宿。早上
回到车库，高纯坐在金葵的
铺沿，几句安慰的话语说得
笨嘴拙舌：“肺炎好治，你别

着急，反正我这两天就上班
了，上班就能拿到钱了。”

金葵说：“你现在手里的
钱连吃饭带给我看病，哪儿
够啊，再过两个星期又该交
这房子的租金了。要不然，我
还是回家去吧。我走了，你一

个人就可以把这儿退了住团
里去，也不用再花那么多钱
给我治病了。”

高纯看看金葵，说：“也
行。”金葵哭起来了，连哭带

咳，委屈万分：“我早知道你
巴不得我回家去，巴不得我
早点走……”

高纯连哄带劝：“没有
啊，我不想让你走，我能养活
你，我能治好你的病！是你自
己说要走的，我怕你想家了，

你想家我又不能拦着你。”
金葵紧紧抱住高纯的脖

颈，在他耳边哭出笑声：“我
不想走，你别让我走了……”

他们互相拥抱着对方，
抱了很久很久，直到高纯试
图亲吻金葵的嘴唇，金葵才

躲开了面孔，她沙哑地说了

一声：“肺炎，小心传染。”
三天之后，高纯上班。上

班之后，他才知道，劲舞团的
演出几乎都是为歌星伴舞，
团里的舞者旱涝不均，有人
连日赶场，有人无所事事。高
纯人地不熟，一时机会不多。
但他有自己挣钱的路子，他
在一辆出租汽车的车窗上看

到一个电话，随后就找到了
这家看上去不大的出租公
司。这家公司的业务人员一
一查验他的身份证和驾驶执
照，又让他签了一份三不管
的聘用合同，又让他等了三
天之后，把他带到公司的停

车场上，将一辆出租车的钥
匙交到了他的手中。

夏天快到了，某日练功结
束之后，舞团的头目召集全体
舞者就地开会，宣布劲舞团承
接了啤酒节晚会一个舞蹈节
目，从即日起须全力以赴。上

午八点至十一点半正常练功，
下午一点开始排练。这样一来
高纯的安排统统打乱，于是他
买了两个保温饭盒，每天凌晨
便收车回家，这样可以睡到太
阳露头。起床后先把两餐饭都
做好放进饭盒，嘱咐金葵哪是

中饭哪是晚饭，然后掖块面包
赶紧上班。

拥有爱情的人是幸福的
人，拥有幸福的人是充实的
人。那一阵高纯无论白天练功
排演还是晚上开车载客，他都
能够全情投入，充满激情。

每天夜里，不论多晚回
家，金葵都会等他，他们都要

挤在金葵的床上，一起靠着挂
了被单的墙壁，天南地北地聊
上一阵。他们聊得最多的还是
舞蹈。金葵说起她毕业时的情
形，言语间还流露着无尽的后
悔：“那时候我爸非逼着我回
云朗不可，回云朗这么个小地

方还怎么跳舞啊。其实呆在云
朗这种小团，还不如到你们艺
校当老师呢。”

尽管高纯没有生病，但
夜里的精神比重病的金葵还
要不济，好在关于云朗艺校
的一切话题都备感亲切，好

像那里就代表了他的青春，
他的成长，好像那里给了他
很多恩情。

金葵说：“咱们都一样，
艺校就是我们的童年，就是
我们的理想。在艺校生活的
六年，没有任何时期可以代

替。”高纯没有说话，脸上一
片安详。

金葵继续讲述着她的理

想，她的理想非常实际，她
提议高纯索性把北京劲舞
团辞了，“咱们两个都回云
朗艺校当老师去，你教男
生，我教女生，咱们教他们
跳冰火之恋”。老师的艺术
生命可以通过学生延续。高

纯没有应声，金葵这才发现
他已经睡熟。金葵凝视着他
平静的神态，轻轻亲吻了那
个酣甜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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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豫皖反“围剿”时，

陈赓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在红四方面军传为了“抬着
将军上阵”的佳话。到红一方
面军后，他又演绎了一场坐
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的故事。

1935年10月，陈赓随中
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此

时，蒋介石派了5个师的兵
力对陕甘根据地进行 “围
剿”，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
立足未稳之中。毛泽东摸清
了敌人意图，便决定在直罗
镇一带把东北军 109师引
来，全部将它吃掉，粉碎敌人

的“围剿”。
在此之前，陈赓由中央

军委干部团团长调任红一方
面军13团任团长。为了打好
这一仗，毛泽东要求除了主
要指挥人员外，凡是跑不动
路的，都动员留下，不让参

战。为此，红1军团参谋长左
权逐师逐团核实战斗实力。
当他核实到陈赓率领的 13
团时，问题就来了。

因为陈赓以前受过两次
战伤，在长征中爬雪山、过草
地，全是一拐一拐地跑过来

的，此时，他的腿伤因爬雪山
冻坏还发着炎症，走路拐得
厉害。左权和陈赓是湖南同
乡，又是黄埔军校1期同学，
在长征中常常朝夕共处。在
征求陈赓的意见时，左权说：

“你就不要上前线了，我替你
指挥。”

陈赓笑道：“人家新官上

任三把火，你却泼我一瓢水！”
左权只好又让一步，说：

“配给你两匹马。”
陈赓还是不接受，说：

“你这是徇私的做法，我不
能要。”

左权没办法，只好把 13

团团特派员欧致富叫去，
说：“你马上落实一副担架，
不要离他前后，他算是阵前
指挥。”

欧致富落实了一副担
架。随即，13团随部队向吴起
镇隐蔽开进，沿途经过甘泉、

�县敌据点时，13团负责军
团的警戒。所以，部队还没投
入战斗就十分疲劳，特别是
陈赓差不多比别人得多走一
倍的路，大部队没出发前，他
得先派出部队，沿途搜索警
戒，等大部队过完了，他又得

折回来，沿途检查收哨。由于
长途奔波，就连特派员欧致
富“好人”也都跑得拄上了棍
子，陈赓则是腿变得更跛了。
但专门给他备的担架却一直
闲置着，谁劝，他都不坐。

部队到达东村、永川府

一带隐蔽待命后，一天，军团
派马将陈赓接去看地形。晚
上回来，他异常兴奋，开了个
战斗部署会，打着比喻问：
“你们谁杀过牛？这回要杀
牛！这头牛，中央红军进入陕

甘后老跟着啃屁股，干部团
挨啃过，13团挨啃过。”

营长们问：“这牛是不是
敌109师师长牛元峰呀？”
“不是他还是谁呢？”陈

赓笑着说，“13团打了娄山
关后，一直是当后卫军。这次
我抢来了硬任务，打头阵，拦
住牛头打。”

去“牵牛”的小分队已
经到太白镇方向惹“牛”去
了，好几天，“牛”没发火。大
家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好不
容易等到了 11月 10日晚，
拂晓前包围直罗镇的命令下
达了。13团已养精蓄锐多时，

立即奔袭而去。但这一下可
苦了团长陈赓，他拄起棍子
走夜路，渐渐，团指挥所与队
伍拉开了距离，而陈赓和指
挥所其他人又拉开了距离。
欧致富一看急了，便马上命
令：“警卫员，背团长！”为了

跟上部队，陈赓只好由两个
警卫员轮流背了一段路。就
这样，还是和部队拉开了距
离。“担架！”陈赓自己叫开
了。担架队一路奔跑，陈赓在
担架上叹着气：“这次真是抬
将军上阵了！”

此战之后，陈赓被任命
为红1军团第1师师长。在

离开13团时，陈赓笑着对欧
致富说：“如果坐着担架回
部队，老百姓肯定以为我是
个败将，这次荣升就可能泡
汤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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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青州黄巾军犯境以

来，兖州牧刘岱已经丢掉了
任城、东平，并阵亡了东平相
郑遂，确有被逼急了的感觉。

但他作为胜利者的感觉
则更强些，没费多少事就杀
掉原东郡太守桥瑁，并且成
功地换上了自己的亲信王

肱，虽然最后便宜了曹操，可
那曹操也是他刘岱请来的
呀，曹操击溃了白波的黑山
军，刘岱感觉自己的本事也
了不得了，如果本牧出马，兴
许胜得更利索。

他要主动出击东平，于

百万军中取那青州黄巾首领
的脑袋！风头焉能让你曹操
一人出尽？

时任济北相的鲍信看出

了不对头，对这位极为自信的
上司他劝得苦口婆心：“现在
青州的黄巾军已达百万之众，
老百姓都已被吓破了胆，我们
的部队现在没有斗志，怎么能
打得过他们呢？不过我看青州

的黄巾贼携家带口，部队却
没有辎重，看来只能以抢掠
养兵，不如先把我们出击的
部队用来分城固守，让敌军
无处求战，攻又难克，敌军唯
有哄散退兵，到时我们再以精
锐的生力军在地形险要之处

设伏，必然可胜。”
刘岱此时已经感觉自己

具有纵横天下的勇气和智

慧，哪里听得进去这种建议？
自然意气风发地率领兖州大

军直捣东平，也自然的率羊
群进入了群虎口中，被青州
黄巾军轻松地砍掉了脑袋。

兖州主官殉职，残兵势危，

鲍信与州吏万潜等一时胆裂，
难道只有坐以待毙不成？正在
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来了个
指点柳暗花明的人，此人就是
东郡名士陈宫（字公台）。

陈宫乃风靡一方的智勇
双全之人，现在曹操于乱世

之中安东郡一方，陈宫自然
感激这东郡的大救星，所以
义不容辞地投效了他早已仰
慕的英雄曹操。见面礼便是
自告奋勇去说服兖州官吏迎
曹操接管兖州。

曹操经过近期的南征北

战，纳降扩军，正在为地盘小
而部队多发愁，陈宫的到来

正是雪里送炭。
陈宫向曹操建议：“兖州

现在已经成了无主之地，而
目前朝廷已经无法任命新的
州牧，我马上去兖州替明公
做工作，让他们来请你就任
州牧，凭这块根据地便有了

称霸天下的资本。”
他来到兖州一番忽悠，使

鲍信、万潜等如同在黑暗中见
到了一丝光明，陈宫所言大意
是：现在天下乱成一锅粥了，
这个时候你们的领导又牺牲
了，这样下去你们离玩完可就

不远了。现在天下谁是最牛的

人，我们的老总曹孟德嘛。哥
几个想想吧，凡事别走了眼。

鲍信、万潜一想，对头呀，
老陈讲得确实在理，包黄头巾
那些个乡巴佬够牛的，大家都
没撤，可人家老曹没费什么
事，就把他们收拾了，不服不
行，现在大家的本事都是半斤
八两，心里又都互不服气，不

如把曹总裁空降过来，最起码
大家也能落个心理平衡。

引进人才乃地方要务，
谁如反对那当然是嫉贤妒
能，要不然就肯定是有个人
野心，曹操义救东郡时大家
哪个不是口赞心服？就这样，

决定了，外聘总经理！大伙兴
许日后跟着封侯拜相呢。

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
这借虎驱狼之计终有一天会
危及自身，现在名义上是暂
聘了一位有才华的总经理，
其实是请了一个贪得无厌的

董事长。一个州的国有资产
就这样变相地送给了私人，
给后世做了个坏榜样。

曹操接此恳请，表面上
还显出有些勉为其难，心中
自然欢喜万分，暗暗感激陈
宫，自我发誓：君子报恩不在

一时，将来你会享受到我曹
操的报答的。

眼前最迫切的事情是要
解决兖州军事方面的威胁，
黄巾军那可是百万之众啊。
东郡新聘的谋士们，现在看
你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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